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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糕、长寿糕、牛舌酥、羊角蜜、炒糖、
江丝、芙蓉果……这些老济宁最传统的糕点，
说起来多少人会吞下口水。点心是老人、小
孩以及上班族的适宜食品，曾经这些都是一
年吃不到几次的美食，串门走亲戚的重礼。

岁月变迁，传统点心在今天已不再凸显，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传统糕点的魅力不仅仅
在于食物，某种意义上，它是地方味道的痕
迹，也是地方的文化符号。地处大运河中段
的济宁，融汇南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老
济宁糕点文化。

点心是一种礼节食品

“糕点是学名，济宁叫做点心。它不能大
量的吃，实际上，很多糕点，就是老人和小孩
吃的多，因为以前把糖作为重要营养。糕点
除了作为营养品以外，还作为礼节用品，串
门、祭祀都会用到点心，直到现在也是。”《文
化周末》读者、土生土长的老济宁人梁方苏
说。

霍家街、里塘子街，这片距离老济宁商业
区很近的地方，是梁方苏小时候的生活地。
在他的记忆里，这片区域附近有着很多的糕
点铺。“最有名的就是兰芳斋，兰芳斋又分南
兰芳和北兰芳。北兰芳是在南门大街路东，
院门口对过的那个地方。兰芳斋在电影院北
邻的路东。实际上，最早也不在那里，是在市
立医院那个位置，就在里塘子街口，路西，四
间房子大小，摆得很满。再因为距离近，小孩
嘴馋，对吃的高兴，经常去看。点心的名称记
得少，记形状记得多，后来大了才开始记名
称。”

86岁的张振洋先生，与梁先生一样，是
《文化周末》的热心读者和作者，他说点心在
以前是很稀罕的东西，是好东西，不会经常能
吃到。“因为点心是甜的，不管大人小孩都喜

欢吃，但又不能吃很多，所以都很惦记着。以
前的兰芳斋在济宁那是相当出名的，里面点
心品种很多。”

传统糕点从未远离过济宁人的生活，无
论是祭祖、节日、婚丧嫁娶，还是串门走亲戚，
都少不了传统糕点的身影，它不仅是传统中
稀罕的营养品，还成了走亲访友的礼节用品。

融南汇北的济宁老点心

能叫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济宁的传
统糕点花样繁多，梁方苏把它们大致分为了
四类：糕是一种，酥是一种，果是一类，饼也是
一类。

“糕类的比较常见，比较好吃的有长寿
糕，鸡蛋糕当然也好吃，但是送礼一般都喜欢
送长寿糕，名字好听，成条状，扁扁的，油没有
鸡蛋糕显那么多，老人小孩都吃。”梁方苏说。

融南汇北是济宁运河文化最显著的特
点，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交汇，各种文化相互
交织融合，这也深深影响了济宁的饮食文化，
自然也包括糕点。“济宁糕点中有许多南来北
往的糕点。南方的云片糕，糯米做的，白条
状，雪白雪白的，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冲着吃，
济宁人自己也做。还有芙蓉糕，除了芙蓉糕
还有芙蓉果，但是有区别的，芙蓉糕的材料也
是南方的江米，小粒的，膨化了以后一个一个
粒比黄豆大，然后用糖蘸成一个方块，黄色
的，很方正，洒上青红丝，卖的时候切成一小
块一小块的。山楂糕点心铺里也卖，现在也
有很多，这个挺常见，咱们这里做得比较新
鲜，现在的山楂条什么的都干一些了。日常
小孩老人吃，帮助消化的，家里常买，尤其是
它还能配菜，很多坐席的菜配上很好看，像八
宝饭里面就常放。”梁方苏说道。

桃酥、牛舌酥……在梁方苏的记忆中，酥
类的点心也有很多，“酥类点心的制作材料，

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以前经常聊，我觉得不是
纯白面，是小米面或者玉米面多一点，它出来
是丝状的。济宁通称口酥，里面较好的叫桃
酥。我原来的印象，我以为是形状带个尖的，
像个桃，但实际上是上面撒了核桃仁，现在还
有撒瓜子、芝麻的。从前还有方块的叫方酥，
还有牛舌酥，现在还卖。牛舌酥和桃酥不一
样，它是白面的，和酥饼、月饼外面的皮差不
多，用油和成发面，包了然后烤，上面的油少，
桃酥大概油多一点。”

饼类是另一大类糕点，“比较好吃的是金
钱饼，上面有芝麻。其他还有各种形状的饼，
都记不清名字了。还有一种比桃酥小的饼，
也是种酥饼，和桃酥颜色一样，但是没那么
酥。因为点心有酥的、焦的、脆的都不一样。
还有芝麻饼、麻饼。”他回忆道。

芙蓉果是果类点心的代表，“大概也是南
方传来的，也是江米、糯米做的，发得很大，全
白的，空壳，外面粘上白糖，包上一层皮。芙
蓉果以前很流行，一是好吃，比较甜；二是拿
来送礼，一斤可以称很多，提着很好看。跟芙
蓉果一样的，还有一种个头小一些的，金黄色
的叫香酥果，它可能是一过油，外表就成金黄
色的了，成分是一样的。还有炒果，实际上是
炒糖的一种，比炒糖更酥。炒糖的形状短粗，
颜色略深，炒果细长，跟小拇指差不多长，金
黄色，也是外面糖。”梁方苏说。

在果类点心中，他还特别提到了鸡骨糖，
“很多人都没见过了，这个是按形状说的，像
鸡骨头一样的形状，颜色也像鸡骨头，白发
黄，这是外壳，里面是空心的，灌的有麦芽糖，
一咬就淌出来了。卖的时候害怕会化掉，就
在外面撒上一些白色的粉，这种粉是能吃的，
很多点心上都会撒。还有跟鸡骨糖差不多的
羊角蜜，它是做成羊角状，里面灌馅，有人认
为是灌的蜜，好的大概是蜜，实际上是麦芽
糖，稀的麦芽糖。也是江米做的，外面粘上白
砂糖。很多外面粘碎糖的点心都是用的白砂
糖，其实要的就是口感，嚼起来很有颗粒感。
其他粘糖的，像芙蓉果、炒糖外面也是白糖，
熬的白糖。”

月饼是中秋节的节日食品，但在济宁人
的生活中，平时也是吃的。梁方苏说，“月饼
也是一大类，现在只是在中秋节卖月饼，原来
平时也有，但是不叫月饼，和月饼制法完全一
样，叫饽饽，也叫八件，八个一斤。有时候还
做成大象棋子的样子，上面是印上‘車马相士
帅……’也叫棋子饼，它应该是属于硬皮月
饼，里面的馅也是各种都有。一到中秋节，这
些就叫做月饼了。”

梁方苏回忆的这些都是济宁最通俗的一
些点心，他还提到，类似现在卖的小酥饼的开
口笑，里面带馅，豆沙、枣泥等各种馅，还有枣
泥饼、枣泥卷，还有花生粘、天津豆，这些花生
做的点心。在张振洋的记忆中，同样都有印
象。他们还讲到了堆沙，“堆沙，大概乒乓球
大小吧，圆形的，白颜色，也是糯米做的，中间
略空，但不带馅，很松软。所谓堆沙就是外面
用白砂糖粘得满满的，不能用绵糖。还有一
个它的变种，大概是叫玫瑰球什么的，大致工
艺一样，可能就是材料不一样。表皮不再是
白色、黄色这些，是玫瑰色，味道也有玫瑰的
味道，做得小一些，挺好吃的。”

极具特色的纸绳包装

包装也是传统点心的一大特色，传统点
心是用纸绳包装的。在梁方苏的记忆里，以
前的店铺里都会从屋顶吊下来一根绳，用来
包扎商品。

“以前的学徒，进到店里最先学的就是包
装。用那种纸和绳包好，顾客一提溜就可以
走了。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去买点心，那个店
铺的玻璃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点心，孩子
一般是没钱买的。有时逢年过节会很自豪的
跟在大人的后面，点这点那。最佩服的就是
售货员娴熟的手艺，就是纸，一般是把点心分
成两摞或者四摞，放在纸的中心，留出四角，
翻来转去，一张大纸整个的包裹起来。把一
张小红纸盖在顶上，接着用一根纸绳缠来绕
去，把包得方方正正的点心五花大绑，之后在
头顶上绕两个圈，打个结，最后最精彩的时候

来了，售货员一手拽着绳结末梢，另一手迅速
转两个圈，猛地一挣，纸绳完美断开，打包完
成。整个过程也不过二十多秒吧。”

在《文化周末》五十岁以上读者中，大家
对这种包装印象深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才出现所谓的食品袋，最早也叫方便袋，
果然很方便，也为环保带来无数麻烦。过去
的包装，都是可回收、降解的。买生肉、油条，
是系一根麻绳提着；熟肉是用莲叶包的，不用
打开，就有肉的浓香和莲的清香。

而点心的包装，就是纸张和纸绳。那种
纸结实、严密而透气，易折叠，拉力也强，物美
价廉，古色古香。纸绳是作坊小厂制作的，盘
成一团高挂在点心柜台的上方，用多长拽就
可以了。济宁人称作纸经子、经子，虽然是纸
做的，但很结实，小孩是薅不断的，要用剪子
才行。而在售货员手里，他（她）们包了点心，
拿这绳绑扎时，两个手指顺势一拧就断了，不
苛刻也不浪费。每次买点心，除了因为好吃
的东西咽口水，营业员手上的功夫绝活，也让
孩子们目瞪口呆。那时候，似乎每个行业的
人们，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哥哥姐姐级
的，工作的样子都很帅，运筹帷幄、胸有成竹、
手到擒来，庖丁解牛的神奇。

提到传统老点心，多少人心头都会泛起
丝丝的甜意。对于这些点心，如今的孩子也
许能说出几样来。但他们和以前的孩子一
样，只喜欢吃，不习惯记点心的名字。以至许
多点心的名字都不知道，慢慢的知道的也忘
掉了。而对于蛋糕、泡芙、榴莲酥、凤梨酥、蛋
挞等新式点心，他们会更加的耳熟能详。

在过去，传统的点心是孩子们望眼欲穿
的，它们代表着生活的富裕和殷实。而今它
们变得低调了，除非老街巷、老社区甚至农贸
市场，它们身影难觅。

一位五十多岁的读者说，他几乎每周去
固定的老街购买老点心，因为习惯了那些老
口味。现在想起来，也是当年特别想吃，却很
少能买。如今什么食品都应有尽有，想买就
买，已经不存在你期待的一种食品了。没有
期待，反而是美食的一种欠缺。

和传统点心相比，新式点心比较洋气，加
上大批商家一拥而上，很快就覆盖了原有的
传统点心。在如今的市场上，新式点心占据
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中点、西点、甜点、水果
点心，种类繁多，特别是很多西式糕点品类，
进入市场后，巧克力蛋糕、烤芝士蛋糕、冰淇
淋蛋糕、乳酪蛋糕……让人眼花缭乱。现如
今，各大超市、糕点店里各式各样的中式和西
式糕点琳琅满目，虽然也香气扑鼻、美味好
吃，但是却缺少了那份醇厚、质朴的味道，更
缺少了乡愁，不免让人怀念起传统糕点的味
道和境界了。

消失的环饼：儿时的济宁老点心你们还好吗
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

儿童节到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迎来的孩子们的节日。
我们仅从孩子的节日和生活，就能读出历史发生的巨变。
在一个孩子成长的历程中，父母尤其是母亲，最关心的是学习、吃和玩。这维系着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多少年来这三件事都成为最重要的牵挂。
而在四十年前，城市孩子的“吃”就显得更为重要，除了“购粮本”以及每月票证规定的内容，一家人在吃饱和吃好之间，最向往的副食，应该是一手拿钱、一手拿粮票，还要犹豫再三才

能去买的点心。
如今的济宁老点心，已被数不清的食品湮没在汪洋大海了。但五十岁以上的济宁人，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在我们凭记忆和日常所见，列举的二十多种老点心，十几家老字号、老商铺清单上，有的老

点心、老店家已消失数十年之久。比如环饼，一种微甜的、粗粝的、空心的、挺磨牙的饼。
《文化周末》在五十岁和九十岁之间的读者中，邀请了几位“老济宁”，和我们一起回忆那个石板铺路，青砖黛瓦的河畔小城街巷里，永远回味的童年芬芳……

——周末特别策划人 成岳

每个人的求学年代，总有一位老师深深地印在脑
海。

我读的高中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刘老师担任高二和
高三两年的数学老师，约莫四五十岁，他的女儿和我们
是同届。那双特别大的眼睛要是瞪起人来，可毫不含
糊，让你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洞钻下去。不过，刘老师也
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他毫不掩饰，喜怒哀乐全都写在
脸上。刘老师也有个不好的癖好，那就是爱抽烟。多年
来已成了习惯，不抽烟不自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就是
被烟熏黄的，身上常有烟味儿。有时他给我们上自习的
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便会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抽出一
根烟来点燃。只不过班上有同学抗议，投诉信都写到校
长那儿了，他也理亏；往后，要是烟瘾犯了，便在黑板上
留几个题目，然后默默夹着烟走到教室外的走廊上抽。
刘老师抽烟很多年了，我们也都劝他戒，他就只是笑：

“这么多年的老习惯了，怎么戒得掉？”但他知道班上男
生抽烟时，又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抽烟不好。

刘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他的字就别具一格，
说不清是什么体，细细瘦瘦的，很难认，班上的同学倒是
美其名曰：老刘独创体。还有同学特意模仿。他才教我
们的时候，要瞪大眼睛看半天，才分辨得出写的是什么，
后来慢慢习惯了他的字。

他讲课特别容易激动，有时他提出一个难题，要是
谁有了一点思路，他一定拍手叫好，一双布满血丝的眼
睛里满是笑意，像个孩子得了块糖似的。讲课讲到激动
之处，他便手也舞足也蹈，表情特别丰富，像一出独特风
格的戏剧。刘老师上课常讲一些国内外大事，我们都听
得津津有味。他说理科生就应该视野开阔点。

从他那里，我们收获了很多关于政治、历史的知
识。有时他讲着讲着便忘了时间，下课铃声一响，他便
如梦方醒地笑着拍拍脑袋：“算了，剩下的我们下节课再
讲吧！”整个高三，刘老师的课堂气氛是最活跃的，他用
他的刘氏幽默赶走了我们高三的沉闷。

虽然刘老师上课经常都是从天文谈到地理，从古代
谈到现代，从中国谈到外国，但是他也常常激励我们勤
奋学习，讲题目的时候也特别认真、特别仔细，要是班上
的学习气氛不浓了，他便喃喃自语：“少时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啊！”

说起我和刘老师的渊源，还是高二的一次数学课。
我和他因为一道题产生了争执，结果记不清了，但自那
以后，他上课就常常喊我回答问题，所以我上数学课都
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慢慢地便爱上了刘老师独特的
讲课方式，也爱上了数学。但是我因为粗心也常常被他
训，训的次数多了便长记性了，数学成绩也慢慢地“训”
高了，后来被“训”到了省重点大学。

在那个沉闷的六月里，刘老师用他的积极乐观，用
他的独特幽默，驱散了高考带来的浮躁不安，在我的记
忆中留下了最绚烂的一抹色彩。

总有一位老师
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欧宜准

1978年我读高中时，学制两年，1980年迎来了高
考。头一天，在班主任还有各科老师的带领下，跟军人
拉练似的，浩浩荡荡来到了一个毗邻我们中学的公社，
考点就在那个公社中学。

那儿有一个大礼堂，简称万人大礼堂。这个礼堂平
时不是用来召开万人大会，就是用来放电影。高考了，
万人大会不开了，电影也不放了，而是腾出来让我们住
在那里。

当时我所在的公社中学有四个高中毕业班，二百余
人参加高考，都被学校安排在这里住。说真的，那个大
礼堂一点儿不适合住宿，里面从头到尾、从左到右都是
一排排早已固定好了的长凳子。好在每条长凳子之间
都有二三十厘米的空档，铺张草席躺着，也还凑合。

那时高考定在每年7月的7、8、9三天，正是一年中最
热的时候。当时那三天热不热呢？热到什么程度呢？几
十年过去了，只记得当时那个大礼堂里没有电扇，更没有
空调。我们热了，就用书本当扇子来扇风取凉。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李一鸣是我同学，也是同
桌。参加高考了，住在这大礼堂也是紧紧挨着我。他爸
爸是这个公社的副主任，他跟他爸爸一样都有一颗壮志
不已的心。不用说，他也很想通过高考一鸣惊人。

睡到半夜，挨在我旁边睡的李一鸣推推我，说：“我
们到外面凉快凉快吧。”我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一点儿
睡意都没有，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就卷起席子蹑手蹑脚
跟他出去，来到一块空地上躺着。

微风拂来，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心里觉得凉快
了不少，可还是没一点儿睡意。李一鸣说：“我提问题，
你回答。”他规定答不出对方的问题，就得继续接受提
问。当时我们提的问题，都是老师叫我们背的那些课文
和公式。我背出一个，就提一个问题让他回答。一问一
答没完没了，当然也挺有趣的。等到我们都觉得困了，
那些提问和回答才告一段落。

“还不起来，都什么时候了？”我和李一鸣睁开眼睛
一瞧，一轮红日已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班主任站在我
们面前，一脸严肃。班主任说：“点名，点过来点过去，就
点不到你两人。”批评我们没有组织纪律性，没有集体主
义观点。我和李一鸣慌里慌张要朝考场跑，班主任说：

“不吃早餐了？”就把馒头和油条塞到我两手里。
如今考试一结束，特别是第一场结束，不少考生都

不说自个考得如何，生怕答案有别会影响下一场考试。
我们那时可不管这些，一出考场就互相问，对答案。即
使答案跟人不一样也没关系。暗下决心，力争下一场考
得好一点，把上一场的失误最大限度弥补回来。

当时我担心作文可能写跑题了，就决定利用下一场
考试前，抓紧时间背公式。那个李一鸣又问我：“你要是
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我还想复读，可是我没有
说出口。李一鸣就说：“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农村
参加农业生产。”原来他母亲是农业户口，他家五六口人
除了他爸爸，其余都跟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那时大学录取名额有限，说众人过独木桥一点儿不
夸张，一所高中学校二三百名考生光头的，不是稀奇事。
不过那时的我们，心态比较平和，考上大学固然光荣，就
是考不上大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样为国家做贡献，
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当年的“两种准备”
陆琴华


